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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没错，就是叫消瘿泉。你肯
定会说，好奇怪的名字啊，怕是普天之
下的泉也没这么怪僻的名字吧。是的，
就是如此一个怪名字，也许怪名字的本
身就述说着她的别致与神奇。

瘿，音 ying，是指颈前结喉两侧肿
大的一类疾病，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脖
子病。消瘿泉，词意就是泉水可消除瘿
病。消瘿泉在垣曲县古城镇峪子村。

垣曲地处山区，村庄按地形地势多
以 岭 、洼 、峪 、坡 为 名 ，峪 子 村 也 不 例
外。垣曲有东西两原，沇西河据其中，
河槽分两原，峪子村就坐落在沇西河东
岸、东原坡下的沟峪，与老县城——古
城镇隔河而望。以前的时候离黄河还
有段距离，自从建了小浪底水库，这一
段的黄河成了库区，只有清库水落的时
候，才能依稀看到原来的黄河故河道，
平常蓄水的时候，峪子村就在库边上，
站在村边，临水而望，水波粼粼，黛眉高
耸，一派湖光山色的景观。黛眉山在河
南境内，因系黛眉娘娘修行祈福之地而
名，传说消瘿泉是黛眉娘娘所开掘。

黛眉娘娘何许人也？这个说起来
有点话长。黛眉娘娘本名范小娥，是英
言镇白鹅村人，外婆家在无恨村，嫁于
汤。汤为商开国之君，身居亳清河边的
亳城。时逢天下瘟疫，为了给万民祈福

禳灾，范小娥辞别汤到黄河对岸的黛眉
山修行，在山中粗茶淡饭，躬身劳作，以
德化人，以诚敬天，使得商汤部落风调
雨顺、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最终伐
夏桀成功，建立商朝，范小娥也神化成
了黛眉娘娘。

黛眉娘娘每年迎春三月都要回娘
家省亲，说是，有一年，黛眉娘娘省
亲途中路过峪子村时，看到该村虽居
河边，但到枯水季节亦为水所困，村
里的水井几乎干涸，人们唯有靠井底
浑 浊 的 泥 汤 聊 以 度 命 。 因 饮 用 水 不
洁，许多村民都患上了大脖子病，一
个个疼痛难忍、说话沙哑，其惨状深
得心地善良的黛眉娘娘同情。她略加
思索，便告诉村人，村子的半坡有一
股泉水，开凿后不仅可解缺水之难，
而且还可治愈人们的大脖子病。村人
疑惑，半坡哪会有泉水？黛眉娘娘便
带着众人走到半坡一处石壁前，取下
头上的簪子，顺手一划，石壁裂开一
道缝隙，一股清泉喷涌而出，饮之甘
甜，洗则爽身，果然，既解了饮用水
之 难 ， 又 治 愈 了 村 人 疾 病 。 消 息 传
出，村人四走奔告，周边的村落也纷
纷前来饮用这神奇的泉水。

从 此 ， 泉 水 日 夜 流 淌 ， 遇 旱 不
减，逢涝不增，数千年而不衰，峪子

村人再也没受到无水之苦。为了感谢
黛眉娘娘，后人饮水思源，在泉旁修
建祠庙供奉黛眉娘娘，并将此泉称为

“消瘿泉”，也有文人雅士称之为“凝
碧泉”，是垣曲县八大名泉之一。

在峪子村，有关消瘿泉的传说故事
很多，大多带有神话色彩，较为普遍的
说法是：此泉是黛眉娘娘和龙王、土地
神和山神商议，众神仙利用神力从黛眉
娘娘家乡白鹅村将这股神水借来，还说
此泉与白鹅村一眼水井相通。

当 然 ，这 么 多 的 神 话 传 说 皆 是 后
人牵强附会的演绎，初衷都是为了感
恩，也是对消瘿泉不是在低洼、而是
在半山腰，不是从地下冒出、而是从
岩壁间流出的神奇现象的解读。实际
上，我更相信消瘿泉是黛眉娘娘带领
先民们苦苦探求、多处挖掘，最终寻
找到这股水脉的结果。当然，这样的
话 就 少 了 几 分 神 秘 ， 也 少 了 几 分 诗
意，还是从其神话吧。汤王、黛眉娘
娘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
非子虚乌有的神话人物，虽然现在还
缺少相应的物证，但，他们的确存在
过，通过千百年来人们口口相传的故
事，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
沉 淀 千 年 的 传 说 难 道 不 是 语 言 的 化
石，难道不是遥远历史的佐证？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是黛眉娘娘
回娘家的日子，河南新安县黛眉山下
的 那 个 村 子 将 黛 眉 娘 娘 送 到 黄 河 北
岸，垣曲县英言镇无恨村的人在黄河
北边接着，然后敲锣打鼓、车拉人抬
把“黛眉娘娘”接回娘家，沿途载歌
载舞、弹拉说唱，村民们用多种形式
讴 歌 “ 黛 眉 娘 娘 ” 的 德 善 、 仁 义 功
德 。 然 后 是 持 续 几 天 的 黛 眉 娘 娘 庙

会。此庙会源远流长，被列为运城市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黛眉娘娘在娘
家 住 一 个 月 后 ， 村 人 再 把 “ 黛 眉 娘
娘”送回河南黛眉山。这是一幅生动
的民俗画卷，一场回望历史的民间盛
会，讲述着三千多年前真实的故事，
印证着“汤始居亳”在垣曲的真实可
靠。

前几日恰好路过峪子村，心念一
动，便顺路拐进峪子村，弃车步行，
在村人的指点下，顺着一条古老的胡
同，前往消瘿泉观瞻。胡同较窄，两
边有几座古老的四合院，一家院子南
房的后墙上有“红旗公社峪子大队跃
进台”“办公共食堂”的字样，这该是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产物。胡同呈斜坡
状，走到村子人居的最高处，崖体的
半坡，就是消瘿泉。

如 今 的 消 瘿 泉 得 到 很 好 的 保 护 ，
泉上建有三间房屋，泉全部在屋内。
泉屋前还有个小院子，院门上锁，便
不 能 近 到 泉 跟 前 一 睹 其 妙 ， 略 感 遗
憾。泉屋对面的路边有县政府 2006 年
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碑，明确
记载着其保护范围。泉水从全屋流入
院内的池子，通过一根管子，流入路
下方一个方形的水塔中，然后自流到
附 近 的 村 民 家 中 。 水 塔 前 是 三 间 平
房，门开着，走进去，可以看见墙上
的壁画，有黛眉娘娘的画像，有消瘿
泉的传说故事。更令人欣喜的是，屋
内有水龙头，打开水龙头，清冽的泉
水便哗哗流出，喝一口，十分清爽，
洗洗手脸，倍觉润滑，真真是水质优
良的泉水呀！

走 出 屋 子 ， 南 边 的 沟 洼 边 ， 悬
崖 间 山 桃 花 开 得 正 艳 ， 柳 树 已 然 吐
绿 含 翠 ， 路 边 的 一 溜 油 菜 花 泛 着 灿
灿 金 黄 ， 一 小 块 菜 地 里 ， 菠 菜 、
葱 、 蒜 郁 郁 葱 葱 ， 焕 发 着 勃 勃 生
机 ， 返 青 的 麦 田 碧 绿 如 毯 ， 有 农 人
在 田 间 辛 勤 劳 作 。 远 看 库 区 水 平 如
镜 ， 有 点 浩 瀚 缥 缈 的 样 子 ， 衬 托 得
黛 眉 山 宛 若 仙 境 。

很 快 就 是 黛 眉 娘 娘 回 娘 家 的 日
子 了 ， 黛 眉 娘 娘 ， 一 定 会 驻 足 峪 子
村，喜看今日消瘿泉。

峪子村里消瘿泉
■杨志强

春天像一幅美艳的画
盈眸的色彩在酣畅地流淌
春天似一支悠扬的曲
激荡心扉的韵曲正声声奏响
春风在春阳里变得如此柔顺和温暖
花朵在春天里竟俊俏得绯红了脸庞

春天描绘着翠绿的色彩
春天交响着淌韵的乐章
鸟雀们站在银线上点缀着镶韵的音符
小河儿晃动着尾巴将颂春的美曲唱响
一丛丛苍翠已泛绿了故乡的田野
一声声春曲都在故乡的心扉荡漾
犁铧将故乡的泥土旋起肥沃的波浪
臂膀挥动将肥胖的籽粒儿颗颗撒上

香艳的百花朵绽放在暖人的春天里
葱绿的麦苗儿在春雨中噌噌疯长
桃果树上的花蕾迎着春风正绽开
雪白的梨花在喷吐着扑鼻的馨香
疯乱的彩蝶扇动着华丽的双翅
勤劳的蜜蜂采集着浓稠的汁浆
一只只花书包晃动在孩子们的双肩
一曲曲欢歌儿正飞向育人的学堂

春天像一幅绚丽的画
故乡的容颜在画卷里被精心粉装
春天像一坛醇香的酒
滴滴都润沁在激情滚烫的宽阔胸膛
故乡向来只懂得淳朴和憨厚
没想春天这坛酒竟灌醉了痴情的故乡

春 醉 故 乡
■张汉东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
家父很富有，因为他有四
件宝贝：一支博士牌的钢
笔、一支抽旱烟的烟袋杆、
一根六尺长的木棍、一只
熬 砖 茶 的 搪 瓷 茶 缸 。 其
中，用处最大、最为珍贵、
最为奢侈的就是那一支博
士牌钢笔。博士牌，听起
来高大上，其实那时候价
格是低廉的。

自我记事起，那支博
士钢笔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的父亲——不是别在他的
上衣口袋，就是捏在他的
手中给病人开药方。每天
晚上睡觉前，钢笔总放在
他的枕头边。这支钢笔是
他的四件宝贝之首，好像
他的保护神一般。他用这
支笔开药方时，表情是那
么凝重，眼睛是那么有神，
精力是那么集中，仿佛这
支笔有千钧之重、万钧之
力。幼年时，我每看到这
阵势，总想偷笑。

家父生于一九〇五年
腊月。少年时代，他跟随
祖父和大伯、二伯耕田种
地 、学 做 家 务 。“ 三 余 ”时
光 ，祖 父 教 他 读 书 写 字 。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平陆
县国民师范学校就读。十
九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毕业后，他受聘到上岭村、梁滩村、中
张贺家村任教。家父三十三岁那年，
祖父去世。他谨遵祖父教导，回家侍
奉祖母、务农、教书、自学中医，还曾担
任村长数年。其间，因为公正分配抗
日支前“合理负担”，遭受人嫉恨、诬
告，他被中央军某部抓捕，初判死刑。
中央军某部参谋长命他写出与案件有
关二十三天内的每日行踪、接触人员
及谈话内容。他凭借自己非凡的记忆
力，正是用这支博士牌钢笔写出了真
实、准确、详细的书面报告。后该参谋
长亲自带队深入调查，查明了真相，充
分肯定了他在担任村长期间为抗日支
前所作的重要贡献，否定了诬告，洗清
了冤屈。参谋长还亲自带领部下专程
送他回村以示道歉、以告村民、以张正
义。时年，父亲三十九岁。

自那以后，家父就与这支博士钢
笔结下了不离不弃的缘，这支笔成了
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家父虽上学很少，但他聪颖好学、
悟性超群，国学、历史、数学，样样精
通，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很漂亮。

以此为基础，他自学中医，无师自
通，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出类拔萃，在
全县中医师考试中成绩优异，名列第
二，也是用这支博士钢笔做的答卷。

他在张村医院工作多年，县卫生
局曾几次发出调令，调他到县医院工
作，但由于公社领导坚决抵制，调动未
成。后来，管理区（后涧村、浑里村、石
埝村为一个管理区）多次书面申请，所
有村民签字、按手印，要求他回村行
医，但张村医院和张村公社领导拒不
批准。后经管理区多年努力，加上公
社及医院领导调整，他本人主意又很
坚决，遂回村行医。回村后，不论春夏
秋冬、深更半夜、风霜雨雪、盛夏酷暑，
只要村民前来呼叫，他都会带着这支
博士钢笔立马跟随，去村民家里为病
人看病、开方。每遇疑难病症，他要么
认真看书，要么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凝
神思索。然后，拿着这支重如泰山的
博士钢笔开出药方。

当时，从后涧村到浑里村、从浑里
村到石埝村，各有一段路程没人居住，
路边处处坟茔，夜晚常有野狼出没。
每逢深夜出去看病，他总是在上衣口
袋里别着这支钢笔，右手掂着那根六
尺长的木棍用以防身。曾经有两次，
在回家途中碰到野狼伏于路边，他凭
着早年学过拳术又身高胆大，一边高
喊，一边挥舞棍棒，吓走了野狼，保全
了性命。

那时候，张村公社、常乐公社、本
社别村、上级领导，经常有人来家里请
他出去看病。由于路程较远，又必须
步行，他就拄着那根六尺长的棍子前
往 。 他 从 来 都 是 义 务 看 病 、分 文 不

取。他曾给我说过：“今
天去常乐（非服务范围）
看病，人家给了五元钱，
我执意不要，人家执意要
给，我就趁他不注意把钱
悄悄塞到他家炕席下面，
他 送 我 到 村 边 我 才 给 他
说 了 。 老 百 姓 挣 钱 很 辛
苦、很 不 容 易 ，我 就 会 看
个 病 ，别 的 也 帮 不 上 啥
忙，这钱无论如何也不能
收。”类似的话，他在家里
说 过 很 多 次 。 不 管 为 谁
看病，他都会体贴病家疾
苦，想方设法让病人少花
钱 、快 治 病 、早 康 复 。 他
的一言一行，成了最好的
家教。这样的家教，潜移
默化，对我影响极深。我
参 加 工 作 后 ，秉 承 父 教 ，
坚持公私分明，不占公家
和别人便宜。

四十多年间，家父坚
守 医 德 、研 习 医 学 、精 进
医 术 ，诊 脉 看 舌 悟 性 极
高 ，用 这 支 钢 笔 开 药 方 ，
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挽
救 了 不 少 垂 危 的 生 命 。
他 曾 多 次 参 加 平 陆 县 名
老 中 医 专 题 研 讨 会 以 及
疑难杂症会诊。

记得那一年，本小队
社 员 吕 章 昌 突 然 肚 子 疼

得要命，呼天叫地，满炕打滚，浑身淌
汗，家人赶快请家父前往诊治。他诊
断为急性肠梗阻，让老吕赶快去医院
做手术。老吕说，好我的哥，去医院我
就死到半路上了，你救救我吧，我就是
死也要死到家里。情急之下，他就用
这支博士钢笔给老吕开了药，老吕喝
药后时间不长就拉了一大盆，啥事也
没了。老吕说，我就说我哥有办法，谢
谢你救了兄弟一命。

“文革”期间，公社某秘书将他叫
到大队部，说他是国民党员，逼着他写
加入国民党的经过。他就用这支博士
钢笔写道：1968 年×月×日中午，在
后涧大队部，被公社秘书×××勒令
并介绍加入国民党。这位大秘书眼见
大事不妙，恶狠狠撕了那张纸，挥挥手
让他走了。

家父秉性坚毅、刚正不阿、勤奋好
学、博识多才、乐观外向、善交好客。
家中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前来聊天，
他便用那只搪瓷茶杯熬砖茶，用茶水
热情招待客人，在煤油灯光映照下给
来 客 讲 医 道 、讲 历 史 、讲 国 学 、讲 五
行。经典古文，他全篇背诵；历史典
故，他信手拈来；名言警句，他张口即
出；《药性赋》《汤头歌》《医学三字经》

《温病三字经》《伤寒三字经》等经典医
著，他全本成诵。他自购医学书籍、自
订医学杂志，划重点、做眉批、写笔记，
以勤勉之行学而不厌；他拟提纲、做讲
座、带徒弟，以诚恳之心诲人不倦。

随着年龄增长，我终于明白：这支
博士钢笔不仅是家父生命的寄托，更
重要的是关系着千万群众的生命；这
支博士钢笔绝不是一般的钢笔，它是
父亲大爱精神、高尚医德、精诚医心、
精湛医术的化身。

一九七八年腊月，他自感身体衰
弱，开始服药调理。次年春，他突患严
重痢疾，痢止后大肠出血。周边同事
闻 讯 后 ，相 互 联 系 多 次 前 来 给 他 会
诊。经过服药、输液、输血，血止后病
情略有好转，但因身体功能衰竭，他体
力不支、卧床不起，加之当时医疗条件
和医疗水平限制，历时三个半月，经多
方医治无效，于农历五月初四日寅时
与世长辞。五月初二早上，他躺在炕
上，闭着眼睛对我说：“把钢笔和药方
拿来。”我说，你要干啥？他说：“有人
来看病，我要写药方。”这就是他的遗
言。

这支博士钢笔，伴随了父亲四十
多年，不知更换了多少笔尖，开出了多
少药方，治好了多少病人，挽救了多少
生命，立下了多少功劳。弥留之际，他
老人家还念念不忘用这支笔给病人开
药方。

四十三年前，这支博士钢笔和父
亲一起走了，给我留下的是永远的悲
伤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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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间，画家热衷于画牡丹，诗人
大多喜欢咏菊花，歌唱家自不必说，总
爱唱桃花，唯独被人们忽略的是那山山
峁峁一垄又一垄的青青麦苗。

那埝上的麦苗，虽没有牡丹的雍容
华贵，亦没有菊花的冷艳傲人，更没有
桃花的千娇百媚。但，我看见麦苗犹如
看见我的爹娘；踟蹰麦田，犹如守望我
的家乡。

今儿一大早，突然有了一种“花儿
开了，我就来看你”的冲动。迈着走亲
访友的步伐，急切切走出解封的小区，
踏着如歌的行板，一路沿着阡陌纵横的
田埂，走进广袤无垠的原野。来不及欣
赏皑皑盐湖波澜壮阔的春潮涌动，来不
及感受阳春三月桃红杏白油菜黄的诗
情画意，一脚踏进那郁郁葱葱的麦垄田
畴——亲爱的“小青”，我来了！

麦苗青青，映照着农人拼命奔跑的
影子。记得小时候一放秋假，就到了小
麦下种的日子。在父亲的号令下，我们
开始把牛圈里积攒的粪一点点起出，然
后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地往地里送。从
巷口到田间，虽然一路缓上坡，但架不
住“白露早，霜降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的催更，拉着装满牛粪的车子一路碎步
小跑。一不小心，车轮子陷进松软的土
里，牵引的绳子便深深地勒进嫩嫩的肩
膀里，腰弯得脸都快贴到了地上，汗珠
子一滴一滴往下淌，脚使劲往后蹬，身

子 大 角 度 前 倾 ， 步 步 为 营 ， 寸 寸 挪
移。快到地头的时候，调转车头，开
始推着车子拼命地加速，随着越来越
快的步子，使出吃奶的力气猛地抬起
辕杆往空中一撂，一车子牛粪流星雨
般倾卸而下……“麦苗青青在于耕，劳
苦艰辛铭心中。”当我们面朝黄土背朝
天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凛冽的秋风
中，挥舞着铁锨，如沙场秋点兵一般把
一堆堆、一行行牛粪均匀洒满大地，经
过一番犁耧耙耱，随着耧铃叮叮当当响
过之后，那浸透着辛苦汗水的每一粒麦
种冒出来的一行行嫩芽便成了故乡原
野上的诗行，寄语大地，祈福来年。

麦苗青青，装扮出故乡冬季最美
的底色。晋南冬天的原野经过秋收之
后，如产后的母亲，孱弱空旷，万物
枯黄。一阵西北风吹过，大地寂寥，
一 片 肃 杀 。 然 而 ， 那 一 簇 簇 、 一 畦
畦、一片片平仄有序、铺天盖地、一
望 无 际 的 麦 垄 田 畴 裸 露 着 淡 淡 的 绿
色，给人以希望，那一株株纤细弱小
的麦苗紧贴着霜冻的大地，在严寒中
为瑟瑟发抖的故乡装点出无限生机。

“ 冬 天 麦 盖 三 层 被 ， 来 年 枕 着 馒 头
睡。”晋南的冬天不仅冷，而且特别
长，面对风刀雪剑，麦苗无畏严寒，
耐得住寂寞，它们蛰伏于地，把冰冷
的冻土当成孕育生命的暖床，积蓄力
量，以待来春。“傲雪迎寒底气壮，严

冬腊月返春光。”在天寒地裂中，麦苗
棵棵相拥，株株紧抱，身挨身，肩并
肩，餐雪饮霜，盼望着，盼望着，盼
望着春天的到来。

麦苗青青，泼墨绘出春天最美的
画卷。当三月的柳笛迎风吹响，大河
解冻，条山返青，晋南大地犹如一张
巨大的水墨画轰然打开。春风十里，
小麦青青，守候在泥土里的麦苗经过
了秋雨的滋养、严霜的浸染、冬雪的
呵护、寒风的洗礼，蛰伏了一冬，终
于伸胳膊蹬腿地迎来了春风的抚摸，
大片大片的麦田把密密匝匝的细碎白
花绽放在无边无际的绿海里。麦穗儿
高扬，诉说着理想；麦香四溢，歌唱
着生命，描绘着乡下最美的清晨。一
大早，那麦苗儿便挑着一颗颗晶莹剔
透的露珠，把绚丽的阳光映射得光彩
夺目。远处村庄的屋顶炊烟袅袅、融
入苍茫大地，几只麻雀在田间跳着欢
快的“华尔兹”，远处的几只小燕子忽
然箭一般钻向云间。不经意间看到一
群脱去了臃肿衣裤的孩童们，三五成
群地提个小篮小筐在返青的麦田里采
挖野菜，又不时扔下篮筐追逐嬉戏、
跳跃撒欢。微风吹来，绿意涌动，那
一簇簇、一畦畦、一片片方方正正的
麦田犹如我们手机支付宝上面的“防
疫健康码”，成为人们走向春天的“通
行证”。那可爱的嫩绿、动人的浅绿、

奔放的墨绿、化不开的酽绿，让人看
上 去 喜 不 自 禁 ， 还 有 那 小 家 碧 玉 的
绿、苍翠欲滴的绿、波澜壮阔的绿、
随风逐浪的绿，让你绿得心生荡漾。

麦苗青青，是后稷稼穑开启农耕文
明的绝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
贯女，莫我肯德。”麦苗长于《诗经》，歌
于“魏风”，那最早的一块麦田啊，就是
我的故乡。麦田，简洁而干净；麦田，深
邃而神秘；麦田，朴实而浪漫。阳光示
好，风儿送暖，天地一片静美，正好和衣
卧地嗅麦香。当我肆无忌惮地四仰八
叉地躺在麦田正中央，和黄土地相亲，
和小青苗共语，在“天人合一”的享受
中，倾听苗儿在风中成长的声音，那鸟
叫声、流水声、花开声，还有那根往下扎
的呼吸，苗往上长的拔节、孕穗、灌浆
声。那沉入心底的声音告诉我，无论走
多远，也不能淡忘对每一棵麦苗的初心
情感，绝不会疏远黄土地曾赐予我勤奋
劳作的敦厚顽强，更不会忘记麦场父老
乡亲们裸露的古铜色皮肤和在那滚滚
尘土中扬麦唤风的声声悠扬。哦，在康
河的柔波里，徐志摩甘愿做一株水草；
在故乡的麦田上，我只愿成为一株小小
的麦苗。

“迩日雨实佳，今朝晴更好。麦苗
即菁菁，麦穗亦矫矫。”萧瑟的冬日里，
是谁染绿了你满眼的荒凉；明媚的春光
里，是谁给了你满心的希望；烈烈夏日
里，是谁丰盈了你贫瘠的粮仓；数千年
来，是谁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决定着
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负；又是谁养育了
人类，喂大了我们的民族？是这一粒一
粒的小麦粒，是这一山一山铺天盖地的
小麦绿！就连清朝皇帝乾隆都在《东园
观麦》中欣喜满怀地为我们留下了由衷
的赞叹，作为农民的儿子又如何不喜欢
这小麦青青？

最 爱 人 间 麦 苗 青
■梁孟华


